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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头翁”
及其亲戚们

□张海华 文/摄

在宁波城区，最常见的鸟是什么鸟？
麻雀？错了！
答案应该是白头鹎（音同“卑”），即俗称的“白头翁”。就我多年的观鸟

经验而言，在宁波，麻雀于乡村确实比白头鹎更为多见，但在市区，我简直
怀疑麻雀的常见程度能否排进前三名。我觉得第一名属于白头鹎是毋庸
置疑的，而第二、三名恐怕得分别属于珠颈斑鸠与乌鸫。

凭借强大的适应能力，白头鹎无疑是鸟类中的成功者，它们不仅在喧
闹的城市里生活得优哉游哉，在乡村乃至山区也占据了广泛的地盘。在宁
波，土生土长的鹎科鸟类共6种，除白头鹎以外，其余5种分别是：领雀嘴
鹎、黑鹎、栗背短脚鹎、绿翅短脚鹎与黄臀鹎。这几位白头鹎的亲戚，基本
都住在山里，极少到城里来。

壮年白头亦逍遥

白头鹎在穿着打扮方面并不讲究，常年披着一身灰绿色的外套，全身
没有一点鲜艳的色彩。童年及青少年时，“头发”是灰色的，及至成年，头部
羽色才慢慢变黑，而独留后脑勺的位置是一丛显眼的“白发”。

尽管年纪轻轻就得了“白头翁”的雅号，但这一点都不让它们沮丧，相
反，这种鸟儿是天生的乐天派。它们喜欢三五成群、嘻嘻哈哈地闲逛，无论
是公园绿地，还是住宅小区，甚至在马路边、广场上，都能见到它们玩耍的
身影。它们不甚惧人，见人走过，最多轻巧地飞到附近树枝上，有的调皮鬼
还会歪着脑袋瞅着你，一见人离开，就又立即飞下来，轻巧地叼走地面上面
包屑之类的食物残渣。

小小“白头翁”却是典型的“话痨”。每天，黎明来临时，窗外的“啾啾”
鸟鸣，总少不了它们的合唱。白头鹎平时叫声比较单调，但在春天谈恋爱
时节，也会发出婉转的鸣唱声——很像“巧克力，巧克力”，听声音就觉得好
甜蜜。不过，我怀疑，这是一种相当“八卦”的鸟。因为一年四季，无论何时
何地，几乎都能看到它们群居终日，议论纷纷。我想它们所谈论的，无非是
家长里短、明星绯闻之类，否则哪有这么多话说！

它们的嘴，话虽多了点，但对食物倒并不挑剔。白头鹎什么都吃。早
春，当柳芽新绽、玉兰花开之时，它们便成群结队，或随柳枝起伏，或占玉兰
之冠，尽情啄食新叶与花瓣。平时它们以植物为主食，但对美味的虫子也从
不拒绝。我所拍到的照片中，白头鹎嘴里叼着的，就包括了蝴蝶、飞蛾、螳螂
等多种昆虫。我曾在月湖公园草坪上见到一只白头鹎正啄食一只青凤蝶，
只见它叼住蝴蝶的躯干，使劲甩头，直至蝶翅落尽，它才一口将躯体吞下。

凶悍的一面

拍鸟十余年，鸟类之间的争斗场景可谓司空见惯，但
真没想到，迄今所见最激烈、最残忍面对面的杀戮，居然不
是发生在猛禽身上，而是爆发于两只白头鹎之间。

2009年4月的一天，我在四明山脚下章水镇的溪
畔拍鸟，结束后走到公路上，忽见两枚“树叶”像是
被风突然从路边草丛中吹起，一下子卷到空中。

突然，这两枚“树叶”又急剧
下坠，落在路面上。这时我
才看清，这哪是什么树
叶，而是两只扭打在一

起的白头鹎！我大吃一惊，赶紧举起镜头进行高速连拍。只见两只鸟
的厮杀已经处于白热化状态，它们紧紧缠斗在一起，一会儿在地面一会
儿又弹到空中，事实上我看不清楚打架的招式与细节，只看到两枚狂舞
的“树叶”，因此我所能做的，就是紧张地对焦与按快门。

它们的战场，不是在田野，而是在车来车往的公路上啊！摩托车、
小汽车、公交车、货车等各式车辆川流不息，好几次，当两只小鸟在路面
上忘我打斗的时候，大车就在它们上面呼啸而过。每次，我的心都提到
了嗓子眼，怕车子驶过后看到的就是被碾成肉泥的鸟尸。但让人感到
不可思议的是，每一次车子过后，这两枚“树叶”还在剧烈地翻动，有时
甚至头下脚上，两只鸟完全倒立着在撕咬……

惨烈的战斗持续半小时之久，终于见了分晓。胜利者的利爪插入
了失败者的眼睛，将其摁倒在脚下丝毫不能动弹。此时，羽毛蓬乱的胜
者仰头向天，仿佛露出了狰狞的微笑。我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事后
回放照片，发觉其实在大部分时间里，这最终的胜者一直占据着绝对的
优势，它的手段极为凶狠，可谓招招致命：不是抓对方眼睛就是猛啄其
头部，直到对方不能动弹为止。

赢者飞到了路边的树枝上，雄踞高处，大声鸣叫，宣告自己的完胜。而
那位失败者，依旧苦撑在路面上。它的眼睛似已被啄瞎了，但依然倔强地
抬起头来。我于心不忍，走过去将它拿起来，放到路边的草丛里，希望它能
恢复过来。但仅仅几分钟之后，它的身体就僵硬了，而且死不瞑目。

4月，是鸟儿的繁殖季节。这两只白头鹎厮杀得如此惨烈，估计是
因为争夺配偶或地盘吧。

山里多亲戚

其实，若说本地鸟类真正的“白头翁”，白头鹎是算不上的，它的亲
戚黑鹎才是。我初拍鸟时，第一次见到黑鹎，竟被它吓了一跳：全身乌
黑，唯有头部雪白，再配上红色的嘴，真有点诡异之感。这还不算什么，
你若听到它的叫声，则诡异之感当会更加强烈。常到四明山徒步的人，
一定曾经听到山路两旁的树林中传来“喵……喵……”轻柔似猫叫的声
音，有时也像是婴儿啼哭，这就是黑鹎在鸣叫。

黑鹎通常住在山里，在市区很少看得到。不过，2017年早春在白云
公园，我曾连续两周看到三五成群的黑鹎。同时，在天一家园小区内，居
然见到了好几只绿翅短脚鹎。估计是因为冬末春初食物缺乏，才导致部
分原常住山里的鸟儿飞到城里来“讨生活”。绿翅短脚鹎与栗背短脚鹎，
在四明山里比较容易看到，它们的名字很好地描述了它们的身体特征。

这些鹎在位于城区的杭州植物园内却很容易见到，这跟植物园靠
着山有关。每年早春，在杭州植物园，各种鹎都会和绣眼、柳莺等鸟儿
一起，赴一场鲜花的盛宴，弄得满嘴都是花粉或花瓣。喜欢观鸟的朋友
可以去一看。

宁波最常见的鹎，除了白头鹎，当属领雀嘴鹎，不过也是在山里常
见，市区我没见过。这种鸟儿，在台湾有个更好听的名字，叫做“白环鹦
嘴鹎”。这个名字形象地描述了它的特征：它几乎全身都是较深的绿
色，而脸颊上有一些放射状的白色细纹，同时前颈有一道明显的白色颈
环——此即所谓“白环”；而“鹦嘴”两字，更好地突出了它与其他绝大多
数鹎科鸟类的不同，通常鹎的嘴比较细而尖，而领雀嘴鹎象牙色的嘴有
点像鹦鹉，显得粗而厚。领雀嘴鹎是我见过的最善于“偷菜”的鸟，好几
次看到它们在菜地里，满嘴咬着新鲜的菜叶，样子颇为滑稽。

而宁波最少见的鹎当属黄臀鹎。顾名思义，它是一种黄屁股的鹎（准
确地说，是尾下覆羽为黄色）。黄臀鹎在江西婺源等地很容易见到，但在宁
波境内，迄今我只在海曙横街镇海拔500米以上的山村周边拍到过。

另外，在宁波还有一种名为橙腹叶鹎的鸟，它的名字中虽然也有一个
“鹎”字，但不属于鹎科，而属于和平鸟科。橙腹叶鹎主要分布在华南，在福建
就很常见，而在宁波只是偶尔可见。橙腹叶鹎的雄鸟可以说是宁波色彩最
艳丽的鸟儿之一：鲜绿、橙黄、亮蓝、浓黑……把它打扮得极为抢眼。真希望
橙腹叶鹎的分布能继续北扩，说不定有一天也能在市区看到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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